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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风韵将显
接下来几天，株洲将会断断续续地下雨，在雨

水的滋润下，城市里的花花草草越来越茂盛，有时
会让你觉得，一夜之间它们又长高了一大截，街边
的树荫也越来越重。

云朵遮挡住阳光，雨滴拽落了气温。因为下
雨，未来两天，市区最高气温只有24℃，依然是很凉
爽的春日感觉。但是，这份凉意很快会“坚守”不
住，下周三开始，阳光透过已经越来越薄的云层向
大地传送热量，最高气温将至30℃。

“三”字打头的气温，看看都让人觉得透出一股

热气，夏天就要来了。这时，我想起了王安石的《初
夏即事》：“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这
句诗描绘初夏时节，晴朗的天气和暖暖的微风催生
了麦子，麦子的气息随风而来，碧绿的树荫，青幽的
绿草远胜春天百花烂漫的时节。

春花和夏草到底哪个更美？也许你心中也很
难给出答案。今年春天的美你应该已经领略过了，
接下来就来感受王安石笔下初夏的风韵吧。

（记者 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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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身体健康
是对子女最少的麻烦

明天天气今天天气 后天天气
多云转阵雨
18—20℃

大雨转小雨
19—24℃

阴天间多云
20—29℃

(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市气象台11日16时发布)

这么多国家，都把中
国造印在钞票上！

今天的节日，或许你本已忘了，可
商家和手机消息却早早地提醒你，准备
一份礼物和问候，感恩母亲。

商场里热热闹闹，朋友圈里晒着合
影，是呀，母亲节是快乐的节日。红包、
祝福、礼物、美食，都能让我们欢度节
日，可为何只要想到一个为你的成功而
展现的笑容、一个在批评、教训你时跟
着流泪的脸庞、一个在家里家外忙碌了
一生的女人，如今渐渐弯下腰、驼了背
的背影，就红了眼眶呢？

因为你知道，母亲老了。
她的老去，在你越来越忙的社会生

活中，在你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小孩之
后，在你突然发现的一根白发、一张泛
黄的旧照或一页住院通知单里。

即使母亲老了，我们也依然拥有撒
娇、任性的权利。所以这个节日里，说
不出的那句“我爱您”“谢谢您”，可以换
作搂一搂妈妈的肩膀，餐桌上一杯“妈
妈辛苦了”的好酒。

今天的报纸，乐活小编们希望以安
静的情感交流呈现母亲节的祝福。

我们请不同年龄的读者说一说母
亲的故事，以此表达感恩。这些感恩没
有形式，这份情感由数不尽的细节织就。
比如在物质条件千差万别的年代，母亲对
孩子们与家庭的爱，未减分毫；比如有人
谈起母亲，是一桌美味菜肴，那是乡愁，而
乡愁就是妈妈；还比如，有人在人生的重
要关口，与母亲并肩走过株洲大桥，聊
着过去、当下与未来。

如今，大桥依旧，湘江依旧，年轮
转了几圈，母亲的叮嘱与爱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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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下母亲的笑容

母亲颂

白发苍苍一老娘，
一家每日挂心肠。
持家勤俭忙昼夜，
难报春晖泪满眶。

勤劳贤淑世无双，
泽被子孙如大江。
梦里常闻娘诲子，
仁心似海永难忘。

阴阳两隔可相逢？
昨夜梦中见母亲。
关切温柔如往日，
醒思恩泽泪盈衿。

（作者：何惠
明 64岁 天元区香
山美境小区）

1997年的初夏，81岁的母亲身
体日渐衰弱，多年的老干咳日益频
繁，身体远不如先前硬朗了。我要
带她去医院看病，她总不肯去，说：

“几十年的老毛病了，还能怎样？吃
得、睡得、冇得病。”但我心里总不踏
实，生怕母亲的时日不多，萌生了为
母亲拍几张照片留念的想法。以
前，我也曾试图为母亲拍照，都被她
以“老了，不上相，不要照”为理由拒
绝。那年夏天，我对母亲说：我为单
位许许多多人拍了“出入证”的相
片，都说照得好，跟你也照一张好不
好？母亲竟同意了。

7 月里的一天上午，我带着照
相机从城东骑自行车来到城北母
亲的住处。老人家耳朵很背，弟弟
又不在家，喊了几声不见开门，我
就用自备的钥匙打开了门。进得
屋来，只见母亲正在她的房间衣柜
面前整理什物，嘴里不时发出轻微
的：“哎哟，哎……哟”的呻吟声，间
或夹杂几声干咳，却全然不知道她
的儿子就站在身后。母亲是个坚
强的人，身体不适历来就是扛着。
病得厉害了也是“人前”不哼“人
后”哼，就是不愿儿女们担忧她，更
不肯去医院，怕用钱。这也是我们

对母亲唯一不满意的地方。
多少年来，母亲操持全家，既

要每天在工厂上班，又要照顾众多
子女。在我记忆中，母亲一直都是
瘦削的。可是，她曾不止一次地对
我说过：“我冒年纪的时候是很胖的
呢！又白净。”有时还伸出布满老茧
的手，翻转来拍着青筋凸现的手背
告诉我：“那时，手上净是肉……”

我默默地注视着母亲瘦削的
背影良久。这时，可能母亲以为家
中只有她一个人在家，呻吟声又渐
渐大了几分，我的心不禁咯噔一
下，隐隐作痛。我不知道母亲等下
见到我时会是什么模样，忙悄悄地
拿出照相机，调好光圈快门，准备
着……一会儿，也许是母亲的第六
感告诉她屋里来人了，她慢慢地转
过身来，突然发现我就站在面前，
她立刻眼睛一亮，呻吟之声戛然而
止，缺了一颗门牙的嘴巴欣喜地张
开，向我灿烂地笑起来：“崽，你来
啦！”母亲忽然绽开的笑容一下子
把我惊呆了——垂垂老矣的母亲、
刚刚还在呻吟的母亲，怎么一下子
就判若两人？而且笑起来竟是这
样如沐春风！我立即按下快门，定
格了母亲的笑容。

照片冲印出来以后，曝光不是
很理想，母亲的面容也有一点模
糊，这是因为使用胶片照相机，房
间光线暗以及母亲忽然转身时动
态拍摄的缘故，但我却珍爱这张即
时而拍的、展示着母亲笑容的照
片。它是那样真实，那样亲切，那
样拨动我的心弦！它让我知道，不
管儿女多大年龄了，在母亲那里，
永远是孩子。

果然，在我们“强迫”母亲做了
一次、也是人生中唯一一次全面体
检后，确诊母亲患上了晚期的不治
之症。难怪母亲在“人后”的呻吟
是那样的痛楚，那样的频繁，那样
令人心碎。

拍摄这张照片后第二年的 5
月 20 日，母亲就去世了，迄今 21
年。今年，是母亲出生 103 周年。
母亲节前夕，我又捧出那张珍藏已
久的——展现母亲在最后的岁月
里微笑的照片，仔细端详。当年母
亲回转身时的笑容，仿佛就在眼
前；那一句“崽，你来了”的声音，又
在耳旁响起，泪水渐渐溢满了我的
眼眶。

（作者：王彦宏 68岁 醴陵市
碧山花园）

一转眼，母亲已离开我们
整整十年了，回想起她的一生，
思绪万千，她的一生确实不容
易，也很不简单。

走兵

轰!轰!轰！炸弹声连绵不
断，“日本鬼子来了，快跑呀!”
乡亲们边喊边跑，母亲搂着正
在月子里的我，爸爸一手提着
几块破尿布，一手牵着大我两
岁的姐姐与乡亲们一起往树林
里跑，不懂事的我饿得哇哇哭，
因怕被日本鬼子发现，母亲只
好老把乳头堵住我的哭声……

日本鬼子放火了，伞铺垅
街上已成一片火海，那是一九
四四年四月间。日本鬼子强奸
掳抢，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日
本鬼子走了，乡亲们才慢慢下
山，我们一家四口也回到了租
住的两间破茅屋里，一家人饿
得慌，没有饭吃，只好煮点野菜
充饥。由于家里穷，这年我姐
姐也因为无钱医治，不幸夭折。

补书包

一九四九年，家乡解放了，
穷人总算有了盼头，我家也和

普天下的穷人一样，分得了田
地，生活开始有了好转。

一九五一年，我背着母亲
用旧布缝的小书包进了学校。
那时候，写字用的是石笔石板、
毛笔墨盘，加上饭盒等，虽然书
本不多，但书包还是很重，旧布
书包没多久就破了洞，由于无
钱买新的，我母亲晚上在煤油
灯下给我补书包，破了又补，缝
了又缝，补丁加补丁，根本看不
到一点书包的原来面貌，我清
楚地记得那个书包用了六年。

定鱼

父亲患有严重的肺气肿，
常年要服药，且不能劳作。因
此，只能靠母亲支撑起这个家，
喂猪、种菜、砍柴、做饭，样样都
要她亲力亲为。为了给父亲弄
点买药钱，只要天气允许，她几
乎每晚都去塘里“定鱼”，这口
塘无鱼，就跑另一口，定到深夜
回家后，立即将鱼烘干，然后走
路至伞铺垅或十里开外的雷打
石镇街上去卖。所以，她晚上
有时睡两三个小时，有时根本
没有上床，因为第二天八点又
要出集体工。

挑石头

随着我们三兄妹年龄越来
越大，每年的学费和生活开支
越来越多，无奈，她要千方百计
挣钱。一次她打听到雷打石石
灰窑要人挑石头，她便和苏姓
女子一起去干这个重活。我清
楚地记得，从石灰窑井里挑出
石头上来，每担约一百二三十
斤，从井里到上面大约有三十
来米，坡很陡，走路都让人吃
力，每挑一担上来可挣一角钱，
一天可挣到五元多钱。每逢星
期天，我和苏家的大崽一起给
她们送米和菜，每次看到她们
那疲惫不堪的样子，我俩心里
特别痛。

建房子

新中国成立前，我家很穷，
没有自己的栖身之地，只能靠
租别人的屋，最后租住一个姓
吴的屋一事至今不能忘怀。

我家是贫农，本来土改时
可分到田土山屋。因为吴家主
动提出，租给我家的两间茅屋
他们不要了，租金也不收了，那
时，我父亲在村上工作，就主动

告诉土改工作队的同志，我家
不要分屋了，因此，我家土改时
只分到田土山。后来两家闹矛
盾，吴家拿出土地证，说我家住
的两间屋是她家的，要我们搬
家。无奈，我父母只好想办法
自己建房，由于家里没有余钱
剩米，只好到处借钱，东拼西
凑，好不容易盖起了两间茅屋，
因买不起木材，只好用竹子做
屋檩，没过几年，竹子起了粉
虫，竹屋檩被吃得咔嚓咔嚓响，
随时都有塌陷的危险。无奈，
只好又凑钱买树，重盖屋面。
茅屋变瓦房，土砖变红砖，两间
变四间，其中还因山崩挤垮过
两间，前前后后，母亲经过六次
才建成八间瓦房，这期间的波
折、辛酸、劳累，我至今还历历
在目。

好不容易，母亲含辛茹苦
把我们兄妹三人抚育成人，并
都参加了工作，成了家。全家
人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不愁吃
不愁穿，四代人都对她老人家
很尊敬、很孝顺。所以，一年到
头，看不到她的愁容，只见她的
笑貌，先苦后甜，她的晚年很幸
福，直到八十八岁才含笑九泉。
（作者：谭国斌 75岁 渌口区）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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